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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僭越的民间礼乐
——妙峰山进香花会中的“皇会”乐社研究

摘要：礼乐文化下移于民间礼俗仪式中的历史演变过程，在诸多音乐学礼乐课题研究中已达成学

术共识妙峰山进香花会中的“皇会”乐社现象，作为礼乐文化衍生下的民间礼俗仪式的个案研究，旨在

从“历史寻踪”、“礼乐溯源”和“当代遗存”三方面对“皇会”的共时与历时现象进行阐述，并借用“民

间礼乐”概念，对“皇会”的历史成因、礼乐等级特权化特征以及当代社会的存续与变迁等问题进行“深

描式”的文化阐释，进而探究民间礼俗仪式活动中“民间礼乐”与宫廷礼乐文化的同构关系与一般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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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峰山进香仡会中的“皇会”乐社是中国民

间礼俗仪式中的特殊现象：妙峰山庙会进香是一项

历史悠久并延续至今的民间礼俗仪式活动，“皇会”

则是指在晚清的特定条件环境下，受到封建王朝统

治阶级御览、御赐和赐封，具有宫廷皇权象征的民

间进香花会(香会)组织：可以说“皇会”是兼具

宫廷与民间，皇权与神权、礼俗与音乐、特权与等

级等多重文化属性的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在当

代的妙峰山庙会进香活动中，这种“皇会”传统依

然存续。“皇会”的荣耀成为传承者维护传统的圣

神名义，也成为地方政府和文化T作者所重视的历

史与文化价值：因此，“皇会”无论在历史形成和

礼俗用乐的特权等级上，还是在当代传统维持和存

续上，都是值得音乐人类学深入研究的课题：

“皇会”选题是笔者博士论文《妙峰山进香花

会音乐的当代遗续》的一个专题延伸，在多年妙峰

山庙会音乐的研究基础上，笔者搜集掌握了诸多“皇

会”研究的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本文将重点

围绕妙峰山进香花会中“皇会”的历史成因、礼遇

和用乐上的特权化特征、当今的存续与变迁等问题

进行阐释与分析。从“历史寻踪”、“礼乐溯源”和“当

代遗存”i部分对古今“皇会”现象进行阐述，第

四部分为理论阐述，从文化解释体系中诠释这一特

殊文化现象，进而借用“民间礼乐”概念对其展开“深

描式”的文化阐释：

一、妙峰山进香“皇会”的历史寻踪

妙峰山庙会，源于道教碧霞元君的宗教信仰，

每年的农历四月初一至十五(碧霞元君诞辰日前后)

举办庙会。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明代，清中后期最

为鼎盛，乾隆年间曾被封为“金顶”：《燕京岁时记》

载：“每届四月，自初一开庙半月，香火极盛”：“人

烟辐辏，车马喧阗j夜间灯火之繁，灿如列宿：以

各路之人计之，共约数十万。以金钱计之，亦约有

数十万。香火之盛，实可甲于天下。”工民国时期

妙峰山庙会兴盛如旧，顾颉刚等一批学者的调查研

究，妙峰山成为民俗学学科建立的发端之地和田野

T作的奠基之地：历经数次社会变革，一度停滞的

妙峰山庙会于1993年正式恢复。时至今日，妙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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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春季庙会”，依然香火不断、香客如织，数以

百计的民间花会组织上山朝顶进香献演：

花会又称香会，是指进香求神的会众组织。妙

峰山进香的花会是指北京以及周边市区的民众所自

发组成的进香团体，一般以村落或族群为单位，进

香祭祀神灵和酬神献艺，为集体行使“事神致福”

社群功能：妙峰山进香中的花会又分为文会和武会。

文会是指从事服务性质的花会，如香道沿途的茶棚，

馒头会、掸尘会、鲜花会等：武会是指表演性的花

会，其中的音乐表演部分为文场，舞蹈、杂耍、武

术表演部分为武场=花会界常说的“鼓幡齐动十i

档”武会类型为：杠箱会、杠子会、中幡会、天平会、

石锁会、花坛会、狮子会、大鼓会、吵子会、双石会、

高跷(秧歌)会、五虎棍会和开路双叉会j本文所

涉及的“皇会”大多属于武会类型：

本文“皇会”的概念，是指晚清时期受过皇家“御

览”、“御赐”和“赐封”，在妙峰山庙会期间山上

进香的民间花会组织?“御览”指进宫廷为皇家表

演过的花会=据顾颉刚《妙峰山》记载，妙峰山香

会从正月即已开始，四月到达鼎盛?慈禧太后那拉

氏于每年的四月初都要在颐和同内靠近后宫墙的倚

楼上俯看从妙峰山返回的武会表演，有时会将某会

或某几档会宣进同中表演，是为“御览”o：金勋《妙

峰山志》中记载：“光绪二十二、二十i、二十四

年，慈禧太后传看各种皇会十二项，表演团体匕十

余堂，会众近i千人：”2：“御赐”是指受过皇家

封赏的花会，在御览之后得到相应的赏识：西北旺

村的高跷会曾于光绪二_卜四年南傅家窑村当时在皇

宫内当差的马太监介绍，奉慈禧懿旨去颐和同表演

《万寿秧歌》一堂，慈禧和光绪看后甚喜，遂赐给

了龙旗、黄幌多件，服装十二套，白银千两3。六

郎庄五虎棍现存的两条民国时期拨旗飘带上便有曾

被“御览”和“御赐”的记载：“乾隆甲戌年(1754年)

嘉平月毂旦，原有忠孝童子棍会在六郎庄静安院庙

内建立慈育宫殿，供奉孝端皇太后圣容，恩赐蛮驾

半副”?“赐封”是指皇帝或皇太后对花会御赐封号?

封号多以“万寿无疆”、“万”或“寿”等祈福之字

词j如西北旺的高跷秧歌曾被慈禧太后赐封为“西

北旺村万寿无疆高跷秧歌会”一“天下首会”的北京

陈家庄万诚老会的封号南来也颇有传奇，“1663年，

康熙微服私访途经陈家庄，恰逢万诚老会献艺，康

熙帝叹服于其精彩的表演，因此封万诚老会为‘皇

会’。又因其表演主要是童子打锅子、成年人挎鼓，

故赐名为‘童子挎鼓万诚老会’。‘万’宇就是皇封

所特有的标志。”4由此可见，皇家通过“御览”、“御

赐”和“赐封”i种形式，使民间的草根花会受到

了宫廷皇家的庇护，具有皇权的象征性的尊贵身份。

“皇会”只是民间花会界人士对此类会的惯称，

并非皇帝正式直接册封为“皇会”二字。“皇会”

的概念在清代中期北京的民间行香走会活动中声名

鹊起，在晚清时期达到鼎盛，尤以慈禧太后对民间

花会的赏识与加封，使“皇会”数量不断增加，技

艺也日臻高进：“皇会”与康乾时期宫廷“内八梢”

有密切联系?据吴效群《妙峰山一北京民间社会的

历史变迁》中记载，“据说，当时朝廷的各衙门都

成立了自己的武档子表演团体，并且形成了各自的

特色。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兵部杠箱会、刑部五虎

棍会、户部秧歌(在北京，秧歌即指高跷)会、礼

部中幡会、T部石锁会、吏部双石会；其他政府

机构的会有：掌仪司的太狮会、翰林院的式架棍(五

虎棍)会，以上总称‘内八档’，也叫‘太和殿承

差’?这些会的参与者全是衙门里的下级官吏?”i

“内八档”被花会界的“局内人”称为最早的“皇会”。

然而，“内八档”是宫廷内部的“皇会”，而非民

间花会。但在类型上，清中期“内八档”对晚清

“幡鼓齐动十i档”的花会类型基本相似=奉宽《妙

峰山琐记》记载的晚清“皇会”名目中有礼部公

议助善大执事、兵部公议助善杠箱、光禄寺公议

助善五虎棍等会，可见民间“皇会”与宫廷“皇会”

存在源流关系：同时．在类型上，明清的花会与

汉代百戏、宋代“社火”等民间艺术形式也有一

脉相承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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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

国封建王朝盛世不再、危机四伏。到晚清时期，社

会局面已动荡不安：继而在了经历戊戌变法、庚子

事变等一系列变故之后，满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

为了加强对民间社会的控制，王朝统治者不惜纡尊

降贵，利用民间的社团活动，调动与团结民间社会

力量。通过赐额、御览、赏赐等形式，拉拢民间社

团组织，妙峰山“皇会”正是这一历史条件下的产

物。皇家赐封具有其政治目的，实则是通过与民间

社团的互动之举，拉拢民间社会的力量，让进香花

会冠有象征性的皇权符号，体现国家在场的权利身

份。封建制度中最根本的分封制度，在此体现无疑：

宫廷此举的另一深层原因，是晚清时期大清王

朝面临国库空虚的窘境，宫廷所豢养的乐班已日渐

萎缩j同时，由于受之前雍正废除乐籍制度的影响，

宫廷礼乐兴盛局面已衰败不堪，清王朝进而借助民

间的力量来维护礼乐的延续，达到“官乐民存”的

设想。项阳在《当下传统音乐与民间礼俗的依附与

共生现象》一文中提到雍正帝“废除贱籍”消除了

乐籍，使制度规范下的国家礼制用乐，在“官属乐

人”分散到各地后的传播中，与民间的礼俗用乐相

接壤。“在乐籍制度解体后(雍正元年，1723年)，

他们转向为一般平民百姓服务的时候，会将礼俗和

与其相辅相成的乐曲传承下去，并成为各地的约定

俗成者。⋯⋯在服务于乡民的时候，把这种上下一

致的音乐文化传统沉淀在乡村，在各种礼俗的应用

中使传统音乐也得以世代延续：”1乐籍制度的解体，

成为中国乡村礼俗能够承载宫廷礼乐文化的重要原

因，乐籍制度下的乐户乐班，作为正统宫廷礼乐的

承载者，为传播体系化的礼乐文化(尤其是乐)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晚清时期清王朝对民间花会的“亲民”之举，

一方面是迫于外敌侵略与内部动乱的双重压力，拉

拢民间社团加强对民间社会力量的控制，达到“安

内”的目的；另一方面反映宫廷对民间礼俗仪式的

社会功能性的重视。通过对民间礼俗仪式的活动中

赋予皇权象征符号，在神权至上的民间仪式活动场

域中，突出国家在场的身份，强化国家权力。“皇

会”赋予了普通的民间香会组织皇权象征，“封赏”

与“封号”是国家权力符号的外化显现，使宫廷与

民间、皇权与民权发生着良性互动。此外，“皇会”

之名，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看重的它所赋予的特权

地位。这种地位使其能享有特权化的优待(如社会

地位、物资分配、决策权等)，并且内心产生优越

感，进而自觉维护乐社的发展和音乐的正统性，追

求技艺的精湛。总而言之，晚清“皇会”的产生是

神圣意味和特权意识的叠加，圣神意味涵盖民间礼

俗的信仰体系，特权意识是政治意义上的等级化体

现j等级意味着只有“皇会”享有，别的花会不能用、

不可僭越。

二、妙峰山“皇会”的礼乐等级溯源

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Geertz)认为：象征性

符号表述了一种可感知的概念系统，这种可感知的

形式可通过人的经验辨析，成为思想、判断、意愿

和信仰的具体体现(Geertzl973：9l～92)?“皇会”

以皇权作为其象征性符号，浅层次上传递的是皇权

赋予的身份地位，深层次上传递的是身份地位使其

所能行使的等级化特权?与一般花会形成层级上的

差异。具体体现在礼遇对待和用乐的限定性。这种

象征性的符号不仅表现在“皇会”仪仗服饰(图案、

色彩、配置、规模等)与表演形式上，也表现在“会

理会规”中的特权优待，更突出地体现在仪式用乐

的限定上?

1．“皇会”在仪仗服饰与表演形式上的皇权

特征

奉宽在《妙峰山琐记》中提到：“通例，又以

曾经奉御者为‘皇会’，许用黄旗黄幌，且以‘万

寿无疆’四字标榜其笼望焉：”2另据六郎庄五虎棍

(皇会)的文场会头段昌盛师傅说：“如按皇会老规

矩，文场出会乐手必须着黄色马褂和青衣袍子，穿

刀镰肚双脸靴?我们六郎庄进香时‘满旗满幌、旗

锣伞盖’一应俱全，并伴御赐的‘半副銮驾’，箱

笼上栓36个铃铛，伞盖为九层肚，上绣i条龙。

这都是别的会所没有的配置。”从上述资料可知，“皇

会”所使用的旗幌与着装上多以黄色为主，在仪仗

中以御赐的銮驾等物品彰显其皇会的崇高地位。黄

色作为一种指意性的象征符号，所表达的是“皇家

在场”的象征概念。朱熹释《诗经·邶风·绿衣》云：

①项阳：《地方官府用乐机构和在籍官属乐人承载

的意义》，《音乐研究》二()11年第1期，第6—14页

②奉宽：《妙峰山琐记》，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

1919年，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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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中央土之正色：”1封建社会里，色彩规定十

分严格?黄色为五行之中土的颜色，象征着万物生

长的土地，代表了中央皇权和国家社稷。既然黄色

皇家的象征颜色，“皇会”准许能够使用“黄旗黄幌”，

而其他会在旗帜和会员着装上一概不许使用。旗帜

和服饰的皇权符号化特征，实则是“皇会”身份地

位的外化显现：

以海淀区六郎庄五虎棍为例：在2013年春季

妙峰山庙会中，笔者看到了此会御赐的督旗2(仿

制)，正面旗以黄色为底色，正上方绣有“御封”两字，

中间绣有龙凤图案，两边是会名全称“万寿无疆永

寿万善六郎庄忠孝童子棍会”：《妙峰山志》中有“海

淀六郎庄童子棍会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承差”的

记载，以及人员构成前引4人、会头4人、武场20

人和文场10人共38名成员的确切姓名。3另据老

会首池永福介绍：“清朝时我们会上山进香，如抬

着御赐的半副銮驾，别的会儿见了都要行叩拜礼，

正如‘见驾如见君’，其他会不敢怠慢。”进而推断，

皇朝御赐的赏物作为皇权一种符号象征，在民间礼

俗仪式中使“君权民授”得以实现：御赐之物让普

通百姓享受到了皇室才应有的礼遇：正是“皇会”

的皇权特征所在，

再者，如果某种类型的花会类得到皇家推崇，

则有望跻身“皇会”，促使花会类型的快速发展?

有时，个人技艺超群，也易于得到皇室垂青，提升

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二正如吴效群《妙峰山一北京民

间社会的历史变迁》一文“天平歌词天平老会”的

例子，讲了一位演唱十不闲莲花落的“抓髻赵”赵

心恒，原为社会底层的乞讨叫花子，由于他思维敏

捷，在表演时即兴地把歌词改编成了“万寿无疆”

的段子，深得慈禧太后喜爱，把他褒奖为“人参核”，

并多次重赏于他：也由于太后对他的评价：“你一

唱就天下太平，以后就用太平歌词这个名吧!”土

由此便产生了一种新会档——“天平会”。可见，

一位乞丐式的人物，南于深受皇室喜爱，一跃成为

皇家座上宾和花会界楷模，进而促成一种新的花会

类型的产生：宫廷与民问在良性互动中产生了积极

影响=

2．“皇会”在会规上的特权优待

妙峰山庙会历来以其严苛的“会理会规”而闻

名，“各会出入不乱为规，会会同城为矩，会会参

拜为礼”基本原则的制定，是为了维护庙会行香走

会活动的有序性：透过这些繁缛的民间习俗仪式规

约，可探寻到官方礼乐文化影响下的民间礼乐踪迹。

金勋在《妙峰山志》中提到：“香会组织最完备之

会规，虽然不是国家法律，但各会众心存信仰，皆

以触犯规则为最耻”：5“心存信仰”成为自觉维护

参会会规的内在动力，为了维护庙会仪式的圣神性，

一辈又一辈花会人循规守约，自觉遵守?

但是，“皇会”拥有来自至高无上的皇家所赋

予的特权，便可凌驾于这些民间规约之上：妙峰山

香会会规是民间约定俗成的规约，虽被会众视为金

科玉律，而“皇会”却可逾越=以东安门公议助善

开路老会“青龙桥巧贺御赐金叉头”为例，当初该

会没有正式的“贺会”6，只是谦卑地“借值”7

前往妙峰山走会：但在进香归途，行至颐和同附近

的青龙桥时，被宣进了宫为慈禧太后表演，并得到

了赏赐，一跃而为“皇会”。“会口”!便打破传统，

不要求该会按照会规举行贺会仪式j

“皇会”在行香走会的途中，也可逾越“回香”9

必须让“保香””的会规，凡遇“皇会”，都要让“皇会”

先行通过，以示对皇权的敬畏二并且，以往当花会

①[宋]朱熹：《诗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年印．第16页

②“督旗”是印有一档花会全面和图腾的标志性旗

帜，在走会的序列中，按照“门旗在前，督旗在后”的

仪仗顺序

③金勋：《妙峰山志》，第1j2页

④吴效群：《皇会：清末北京民间香会的最高追求》，

第39—4j页

⑤金勋．：《妙峰山志》，第4页

⑥贺会：指一档新会想获得正式的走会资料，必须

经全城的文武香会的组织“会口”的批；隹同意。在会档

成立的当天，会口会派有名望的老会头来“全丈”和赠“会

名”一般需要设宴以示祝贺，这就称“贺会”

⑦借值：一支花会在没有获得正式认可和举行贺会

仪式之前，可以直接去妙峰山进香前提是必须向其他

香会说明自己的身份，待进香回来再补办贺会仪式

⑧会口：民间自设的花会领导组织，由权威的会首

组成

⑨回香：指朝预进香后返回

⑩保香：指上山朝顶进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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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发生矛盾冲突以后，大家都会请来德高望重、

经验丰富、请熟会规、善于说理的花会界权威出面

调解，息事宁人：然而，“皇会”乐社的地位却远

在这些权威人士之上，“可以僭越这种神圣的权利，

可以对香会的冲突做出最终裁决：”1在封建社会的

统治下，皇权在人们心中有很强的威慑力，让人心

生敬畏。“皇会”在花会中也隐射性地拥有至高的

权力，能行使特权身份所赋予的决策权：

3．“皇会”在用乐上的等级划分

《礼记·器礼》有云“礼有大小，有显有微，

大者不可损，小者不可益；显者不可掩，微者不

可大也，故经礼i百，曲礼i千，其致一也：”?

明清以来，从吉礼衍生而成的民间礼俗用乐，则

主要是体现在宫廷雅乐与民间俗乐两者的融合与

派生：妙峰山花会音乐是来源于“各祭祀群的诸

多音乐歌舞社团”，因此花会音乐的形式内容也丰

富多彩：花会中武场献艺表演(武术、杂技、歌

唱等)，文场为武场表演做伴奏，也可以单独演奏：

花会的音乐分为歌唱曲和器乐曲两种。歌唱表演的

花会组织有高跷秧歌、地秧歌、小车会、旱船会

等，演唱的同定曲目有号佛曲、天平歌词、秧歌词、

十不闲莲花落、快板书等：花会的器乐表演主要

有锣鼓乐、吹打乐两种类型?花锣鼓乐使用的主

要乐器有板鼓(又称单皮)、堂鼓、小镲、铙、钹、

大锣、小锣等；吹打乐则加上唢呐、笙、小管等乐器：

文场锣鼓常用的鼓点有【i参】【调香】【七棒】【四

【i参】

喜铜】【同场】【九镲】【五钹】【紧长槌】【燕鼓楼】

【放钹】【五码】等：在类型上，“皇会”涵盖了“鼓

幡齐动十i档”所有类型，每一种花会类型都有

其自身表演形式相应的音乐与演奏特点：同时“皇

会”音乐受到了佛乐、宫廷音乐以及民间祭祀音

乐多方面的影响：

4．“皇会”锣鼓演奏的特殊性

在行“打知”礼时，花会文场锣鼓需以【i参】

伴奏，而“皇会”只需交【一参】：“打知”是妙

峰山庙会所特有的会与会相互问候的礼节形式：又

以其具有规范的礼仪形式和动作，并在行礼之时

文场以锣鼓点【j参】伴奏，具有礼与乐双重属

性的仪式性质：“打知”多运用于是参会上山时沿

途香道所设的茶棚、粥棚等服务性质的文会，也

用于在进香时会会相见时，互相致意“打知”后，

才能各自通过：“打知”仪式的过程为：两会会头

各执首旗(i角旗)，屈身与对方会首所执的首旗，

两旗一对成一方形：互道：“敝小会给您打知?”后

先打知一方会首接：“两不起响，各抢上手，请!”j

意思是双方“闭点子”(文场乐器不响)，以示相

互尊重j对方需回答“老督管，您先带!(意思是

说您先带会经过)。先打知会接：“恭敬不如从命，

我们牛胆了!我们现先带了：”之后，两会方才错

身而过，直至两会队尾完全通过后，双会首要回

头致意，文场乐队方可奏乐，所用锣鼓点为【i参】，

谱如下：

大 八 l鲢仓 l丝起I鳢仓 I业起I鲣仓 l鲤起
“大八”为单皮鼓所击奏的起音，起示意和指

挥的作用。仓冬仓l仓仓起l则为“一参”，相
同的鼓点节奏重复i遍，便为“i参”：演奏时，

铙钹齐响，“仓冬仓”由铙钹所奏，铙钹两扇以上

下交错击奏：“全—垒起”则为铙钹上下直击。而“皇

会”却只需奏“一参”便可，可见其权威地位以及

礼乐等级上的差别：

某些类型的“皇会”设有专用的锣鼓点，即是

艺术处理上的独特性，也是为与他会音乐相区分。

据悉，六郎庄五虎棍文场配合武场表演时所用的鼓

点【四喜铜】【七棒】【水豆】【三镲】在使用上有

严格的限定性，必须与武场表演“五虎打路”、“赵

匡胤出宫”、“五虎摆阵”等故事情节和人物匹配。

运用惟妙惟肖的锣鼓节奏与精彩的武术套路相结

合，正是六郎庄五虎棍技艺与配乐受到观众认可和

皇家赏识的重要原因：可以说，大多数“皇会”的

特色音乐形式是不能别的会效仿或使用的，这是花

会界内部约定俗成的规矩，也是“非皇会”所不可

触碰的禁忌。例举六郎庄五虎棍的【四喜铜】和【水

豆】锣鼓谱如下：

①吴效群：《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

第128页

②《礼记》，北京：中华出版社，!()1j年，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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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喜铜】

【水豆】

大 八I仓仓 l业釜垒墨I坌坌墨釜垒釜I业起

。釜丕堕釜I业丝l坐坐I坐坐I媸坚
因为五虎棍会的文场锣鼓都与其固定的表演套

路香对应，如人物出场时，奏【j参】；“五虎”摆

阵时，奏【罔场】；“五虎”与赵匡胤、郑子明打斗

时，奏【t棒】或【打噗】，而其他锣鼓牌子的演奏，

如【呲边】【i镲】等则是“武场”中主要人物(大

虎和赵匡胤)表演个人绝活儿时使用。

5．“皇会”号佛曲的限定性

庙前唱“号佛曲”，最早是南“皇会”中的演唱

类花会开始的，如天平会、秧歌会、小车和旱船会。

进而成为了“皇会”庙堂上香前的必备环节。“号

佛”是指献艺于各方神祗，所唱的好佛曲调必须与

所奉的神灵相一致，“在什么庙号什么佛”，如关帝

庙前唱《老爷曲》、娘娘庙面前唱《小五佛》等。然

而，由于花会类型、音乐风格以及乐队配置的不同，

号佛曲的歌词与旋律虽相似，但曲调或润腔却不同。

以下是天平会所流传下来的号佛曲《小五佛》的谱例：

小五佛
(天平会版)

j{i鹏演唱
，特掰i i已谱

阿(哟) 弥 陀 佛

念 r 一 ，：i 观 爵 笔 坶 度 群 7

连 度(哎) ： 度 为 生 度 l： (我 的

天) 灭 嗨 呼 儿 嗨

《小五佛》是天平会在妙峰山的灵感宫前叫香

献艺前所唱的号佛曲?有演唱类的花会在上香时大

多以唱《小五佛》为主?天平会《小五佛》四句体

结构{a+h+r+d}：以t字句的四i结构的词格，四

句句尾押韵(声一生一上一空)，i四句之间(天嗨，

呼儿嗨)为衬句。号佛曲的特点是首句或尾句必须

插入“阿弥陀佛”的唱词：

号佛曲来源于佛教诵唱经文是的音乐，属于

“赞”、“偈”、“咒”、“佛”、“牌”里“佛”调体裁。

在冀北易县、涞水一代的民问祭祀仪式中所诵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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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土宝卷》中，也有号佛曲的形式，可见在京津冀

地区的民间祭祀仪式音乐中号佛的现象由来已久。

6．从宫廷“内八档”延留下来的“皇会”曲牌

宫廷“内八档”中的文场音乐后来成为“皇

会”音乐的主体，尤其是一些特定类型的花会所用

的器乐曲牌，成为“皇会”音乐的标志。“内八档”

来自民间会梢，表演舞狮、中幡、五虎棍等民间技

艺。据《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北京卷》记载：

“晚清时期的皇宫里，也有包括吵子在内的各种会

档存在，宫中曾专有一批太监练习各种民间花会的

技艺”。o宫内每逢节庆筵宴都会邀请民间会档参加。

这些民间会卡当与宫廷艺人一起表演，使得花会音乐

与宫廷音乐相互影响。京西干军台、庄户村古幡会

演奏的音乐直接源于宋、金宫廷皇家钧容直军乐。”?

千军台、庄户村幡会音乐曲目有《五声佛》《醉

太平》《雁过南楼》《豆叶黄》《焚火赞》等，古幡

乐中的吵子会使用铙、钹、铛子演奏的打击乐曲牌

与北京智化寺京音乐的曲牌相似：另据《京西幡会

幡乐》分析：千军台、庄户村幡会与元朝本地道教

信仰有关，所保留音乐是道教科仪产物：古乐曲主

要由祭祀孑L子的音乐组成，以颂神、祭神为主要内

容，使用的道教科仪法事曲牌有《i宝赞》《观灯赞》

《五供儿》《当头令》《小开门》《小少儿四上牌》《浪

淘沙》等。3

三、“皇会”的当代遗存

新中国成立后，妙峰山进香活动曾一度被视为

封建迷信，禁止民间结社行香走会：直至改革开放

初期庙会才得以复苏，直至1993年妙峰山庙会以民

俗活动的名义正式恢复：进香献艺的会社也从旧时的

“香会”改为“花会”，由被视为封建迷信的庙会仪

式活动转换为合乎主流价值观的民间民俗文化活动。

“皇会”也在这个过程中悉数恢复，在历史断

层的桎梏中，重拾旧日皇朝所赋予的历史荣耀：妙

峰山庙会复会以来，已举办了24界，参会的花会

已达200余档，每年参会花会为6(卜80支左右。
根据妙峰山管委会提供的妙峰山春季庙会花会签到

表(2012年至2016年)的数据统计，参会的花会

中有十几支属于历史上“皇会”，其中90％的“皇会”4

年没有间断的参会，如六郎庄五虎棍会、西北旺万

寿无疆高跷老会、白纸坊永寿长春太狮圣会、东安

门公议助善开路老会、孟家村万寿无疆旱船会、掌

仪司万寿无疆太狮老会、中顶村一统万年胯鼓老会、

陈家庄童子挎鼓万诚老会、大河庄公议助善万寿无

疆幼童吉祥少林打路会、蓝靛厂同心合善蝴蝶少林

老会等。可见，众多的妙峰山“皇会”依然活态的

保存在民间的祭祀仪式中。那么，是什么让“皇会”

在时代的发展浪潮中不被淹没，执念坚守?

1．民间权威个体对“皇会”的延续意义

北京海淀区西北旺村万寿无疆高跷秧歌老会，

历史可追溯到清嘉庆六年(1801年)，史料记载于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受到慈禧太后“赐赏”和

“赐封”后成为“皇会”，有过“天下第一会”美誉。

西北旺已故的凌长春会首曾在2013年妙峰山庙会

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我们是太后亲自赐封的皇会，

曾经多次召到宫里演出。现在虽然好多会员年龄都

大了，踩不了高跷了，但是我们就算不上跷，在平

地上演也要每年都来，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不能

间断!”凌会首是花会界德高望重的权威人士，也

是西北旺高跷秧歌的灵魂人物：老会首朴实的话语

中透露出对身为“皇会”的骄傲．也显示他坚守传

统的决心。可见，花会中的权威人物即是团队的灵

魂人物也肩负传承使命的推动者，历史的荣耀在一

辈一辈花会权威的接续中传递：同时，由于在血缘

与地缘为轴心的乡土社会，权威个体的作用在维护

花会存在上也至关重要。

2．政府出资以及非遗保护对“皇会”延续的

意义

六郎庄五虎棍会乾隆辛巳年(1761年)得到封

号“万寿无疆允祷万善五虎棍童子老会”，至今已

有二百五十余年的历史。j 2009年六郎庄五虎棍成

①《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北京卷》编辑委员

会《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北京卷》(上册)，北京：

中国IsBN中心，!f)()3年，第68()页

②包世轩：《千军台庄户村幡会鼓吹乐、吵子乐、

中军大曲音乐的历史价值》，转自朱耀廷《北京文化史研

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11年，第142页

③李莘，董秀森：《京西幡会幡乐》，北京：团结出

版社，二()14年，第二7页

④蒲妍如：《民间花会的组织特性及其现实选择——

北京众友同乐开路圣会与六郎庄五虎棍会比较研究》，转

自孙庆忠《妙峰山——香会组织的传承与处境》，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2()11年，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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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列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并在海淀

镇、万柳集团支持下，进行了重整和恢复。从2011

年7月1日开始，村委得到了万柳集团的资助，万

柳集团为花会提供资金支持、置办服装设施并安排

组织走会以及其他文艺活动。以每年划拨资金的方

式，用于花会组织的内部运营以及会员T资。同时，

海淀区文化部门和村委也给予了此会很大的扶持，

如提供常规排练场地、招募新会员入会。近几年，

村委会正在考虑，南乡政府设立专项基金，用于外

出演出和成员的培训，选拔年轻的后备力量，形成

良好的会员梯队，保证定期的走会与演出。

由此可见，乡村基层管理者对文化的传承与保

护有非常直接的影响?在国家和村民都同样重视民

问文化的情况下，这次外部的力量的介入对“皇会”

的传承至关重要二“六郎庄五虎棍会积极纳入政府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结合本村村委会的

自我保护，体现出该会的半官半民性质。在这一传

承链条中，村民委员会介于公务员和政府身份之间，

介于商业聘任和民间人士身份之间。因此，提高乡

村基层管理者的文化保护意识，对民间非正式组织

的利用和社会有效整合能起到重要作用：”。

3．文化旅游经济对“皇会”延续的意义

千军台村、庄户朝顶进香的古幡盛会始于明

朝，兴于清朝：两村的古幡会原名“天人吉祥圣会”，

又称“天仙会”，乃为御赐皇封，本名“朝顶进香

会”：据说，幡会所用的御赐银锤铁锏可证实其“皇

会”的正统身份二由于两村距离妙峰山很近，历史

上一直有妙峰山进香的传统，但由于近年来“古幡

会”参演的人数太多和费用等问题，妙峰山庙会进

香活动已经中断：

而今，每年正月十五和正月十六，千军台村和

庄户两村“联村走会”的“古幡会”，依然是村民

们最重视的活动，同时也是北京民俗旅游节庆景点

之一，吸引了众多的文化学者、媒体人以及摄影爱

好者等人士参与：在外做官经商的各色人士，无论

路途多遥远，都会赶回家参加幡会，其中很多村民

就是参演人员：“初一可以不同家，但是正月十五

的幡会一定要回=”依靠京西“古幡会”为主题的

民俗旅游为乡政府申请到了多项扶持政策。当地政

府依托民俗旅游带动发展经济，使当地旅游业快速

发展，村民得到实惠，极大地调动了村民们对传承

和发展传统民俗文化的积极性。

综合以上i个个案，西北旺村万寿无疆高跷秧

歌老会个案，突出了“皇会”权威人物作为乐社团

队建设的灵魂，承载着历史的荣耀光环，在时代的

浪潮中执着坚守，为传统的延续起到重要作用；六

郎庄五虎棍会的“皇会”历史价值，吸引了地方政

府以及其他外部力量的介入，为传统的继承提供了

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京西古幡会作为地方民俗旅

游的重点发展项目，在促进经济的同时，也更好的

保存了传统的艺术形态，使古幡会的艺术价值得到

传播与发展：总之，“皇会”作为封建社会的产物

能延续到今天，其深厚的历史价值和精湛的艺术价

值是传统延续的生命力：

四、不可僭越的民间礼乐

前文“皇会”的历史成因、礼俗规约和用乐等

级、当代的民间遗存的i部分阐述，内容梳理如下：

一、晚清时期出现的“皇会”现象，受制于“内外

夹击”的社会动荡局面，宫廷皇室纷纷以御览、御赐、

御封的形式，频频向民间花会示好，其目的是为了

加强民间社会的控制，强化国家权利在场的威慑力。

“皇会”的名义使民间花会组织享有崇高的身份地

位，与一般花会形成等级差异：二、在皇权象征的

名义下，“皇会”在民间礼俗仪式活动中享有特权

化的礼遇和限定的用乐规范：民间“儒释道”信仰

体系下的迎神赛社仪式活动，行使着禳灾祈福的社

会功能，通过仪式的礼俗规约与用乐范式的行为方

式，体现精神层面对神灵的崇拜以及对神权的崇敬。

“皇会”身份所赋予的礼遇等级与用乐规范，突显

了礼乐文化“礼乐相须以为用”的文化属性。尤其

在用乐上有严格的限定，具有中围礼乐文化中“不

可僭越”的等级特征，也是民间约定俗成的文化禁

忌：三、当代“皇会”的遗存，一方面在于历史荣

耀的内化观念，使传承者自觉的维护乐社的存在和

用乐正统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国家和地方政府对

“皇会”文化身份的认同：旧时的“皇会”，在提倡

继承和保护传统的现代文化生态中，成为具有历史

和艺术价值的传统文化加以保护：

①宋浩池、张明：《从民间组织的生存困境透视社

会转型时期农村社会整合的危机——以北京市门头沟区

大台镇千军台村花会组织为例》，《岱宗学刊》2()1()年3

期，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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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皇会”共时与历时现象的阐述，“皇会”

乐社的文化与艺术价值，突出的体现在用礼和用乐

的一般特征中。笔者认为这一文化现象，可以借用

“民间礼乐”的概念来诠释，“民间礼乐”的概念薛

艺兵在《论礼乐文化》(1997：)即已提出，“民间

礼乐就是民众社会生活中的礼俗仪式音乐。这种音

乐活动不在官方礼乐制度的规定之列，是在下层社

会自然形成并由民众自发参与的社会活动，本质上

属于民间习俗文化。之所以将它归人‘礼乐’范畴，

因为它与先秦礼乐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而且

与后世官方礼乐在功能、形式等意义上有着同构关

系。”1一‘民间礼乐”概念的借用旨在强调民间礼俗

中的礼乐形式，是一种民间的礼俗规约，是在民间

社会中约定俗成的行为方式，而非是一种官方的制

度规范。虽然他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与先秦礼乐

文化有一脉相承的关联性，但却不是强制性的制度，

是民间社群的广泛认同前提下的礼俗规约。由于民

间礼乐与官方礼乐文化在功能与形式上存在同构关

系，在礼乐并用的形式上以及仪式信仰的功能上都

具有相似性：

关于“民间礼乐”的历史演变过程，学界的众

多专家早有论述，已达成相应的学术共识。薛艺兵

在其《论礼乐文化》一文中，提到：“先秦礼乐文

化从发生、发展到成熟，经历了从原始礼乐风俗、

西周礼乐制度到东周礼乐思想三个不断深化的历史

阶段，⋯⋯音乐文化中，以礼乐为代表的这条文化

脉络也延续下来，并在新的社会结构中沿着两条途

径得到发展：一条是推行于上层，为官方政治利益

服务的礼乐制度；一条是流散于民间，为民众现实

生活服务的礼乐风俗。无论是官方的音乐制度还是

民间的音乐风俗，无不在先秦礼乐文化所奠定的文

化模式中有序地发展。”。张振涛在《国家礼乐制度

以及民间仪式音乐》中，也曾提及：“先秦礼乐文

化在汉代之后走向衣冠巨族、在唐宋之际与缙绅家

礼渐至结合、并于明清两代普及民问的过程产生兴

趣。我们关心的就是宫廷礼乐如何演变为乡村礼俗

的历史轨迹。”j项阳则在多篇论述礼乐的文章中多

次提到礼乐下移的历史脉络。“中国礼乐文化从约

定俗成、约定成俗的仪式中走来(可溯至夏商甚至

更早)，逐渐以制度规范，形成乐与礼制、礼俗仪

式相须为用的理念，在吉嘉军宾凶多种仪式类型中

为用，体现社会功能、实用功能、教育功能，也涵

盖审美功能”。以及“当清雍正年间(1723)乐籍

制度解体之时，各地官府主持将承载国家礼制仪式

及其用乐、曾经的官属乐人们以‘坡路’形式分散

到各个乡镇中，完成了从国家礼制仪式用乐到民间

礼俗用乐的‘华丽转身’官府用乐之时乐人们或被

雇佣、或尽义务的方式而为，民间如此享有曾经国

家礼制仪式中的用乐，‘官乐民存’、上下相通，国

家礼乐被民间礼俗接衍，所以说许多民间礼俗当为

国家礼制的俗化显现。”鼍

由此可见，对“民间礼乐”的历史溯源，脉络

已明晰。礼乐文化逐渐下移，于明清时期与民间礼

俗接壤，将礼乐文化的基因根植于民间仪礼的祭祖、

祭庙、祭民间众神以及岁时节庆等与民间生活息息

相关的仪式中。中华文明宝贵的礼乐文化在宫廷与

民间的文化空间转换中，以新的“民间礼乐”的

形式得以俗化显现，呈现出一种非制度化，民间

礼俗规约性的“民间礼乐”形式。本文的研究正

是选取广袤的京津冀大地上乡村社会集聚数万的

大规模朝拜仪式的民间礼俗活动中的具体个案现

象加以说明。

妙峰山“皇会”是民间礼俗活动中凸显“民间

礼乐”文化特征的一个缩影，在历时与共时的多个

截面中，都呈现出礼乐文化属性的一般性特征。冠

有皇权象征性的“皇会”，由于其特殊身份地位，

赋予了其在民间礼俗活动行使礼乐等级性的特权化

功能。在神灵信仰的仪式“场域”空间中，礼俗规

约限定下的“民问礼乐”同样具有“不可僭越”的

社会功能性。延续至今，在新的社会格局下，旧时“皇

会”的荣誉感和神圣性还依然影响着民间花会传统

的存在和延续，使“皇会”中的音乐文化遗产得以

活态保存，使优秀的礼乐文化基因得以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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